
冤魂半夜显灵

“最近城外的哨楼上，每天夜里都闹鬼啊！”

这是一千年以前，发生在北海寒风凛冽的丹麦海滨艾尔西

诺城的事情。

哨楼建筑在城外伸向海中坚硬而高耸的岩石上。今天晚上，

是由一个胆大而勇武有力的士兵站在哨楼上，目不转睛地监视

着大海。

黑暗中，白色的浪花看上去就像魔鬼在那儿张牙舞爪，强

劲的海风打耳朵边掠过去，发出凄惨的呼啸，仿佛要把人吹走

似的。

“哇！好冷啊！真吃不消。”

哨兵的身子一个劲儿颤抖着，同时，披在身上的盔甲上面

的金属品也丁当作响。

接着，他想起哨楼上连日来闹鬼的传闻，因此开始忐忑不

安起来。也许是被那令人丧胆的风吹过的缘故，连这个以胆大

自负的士兵也抖个不停了。



“像这样风浪很大的夜里，敌人是不会来进攻的，就是敌人

的船来了，也没有办法靠岸，要是碰上了暗礁，保险它会碰得

粉身碎骨。时间也快到了，下去迎接那位接班的仁兄吧！”

他一边儿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儿把那长矛扛上了肩膀，

打哨楼上走下来，一步一步地来到岩石上那狭窄的石阶上。

“谁？”

从下面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叫声。

他立刻从肩膀上取下长矛，采取应变的姿势，同时反问道：

“谁？这正是我所要问的话。站住！快报上姓名来！”

“丹麦国王万岁！”马上听到下面有人在这样嚷着。

“丹麦国王万岁！”这句话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暗号，也就是

所谓的“口令”。假如答不出口令的话，那就有嫌疑了，即使是

被矛刺死了也无法伸冤的，这是军队里的一种规定。

“啊！那口音的确是少尉。”

“对了，我是少尉。你是岗卫吗？辛苦了。”

少尉说着就要上来了，因此，这个哨兵马上就采用立正的

姿势站在那里等候着。

“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是！什么事也没有。因为交班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我正准

备下来看看。”

“嗯，今天夜里的步哨由我来接替，你可以放心地回去睡

觉啦！”

“辛苦你了，少尉。”

这哨兵向少尉行了一个举手礼，然后就自己走下来了。

“噢，等一等！”少尉回过头来叫住了这位将要下班的士兵。

“是！有什么指示吗？”



“真的没有出什么事吗？”少尉不放心似的又重复地问了一句。

“是的，连一只老鼠吵闹的声音都没有。”

“好，我知道了。上面的风很大吧？”

“是的，现在风已经大得不得了啦！”

“唔，老实告诉你，因为谣传每天晚上在这个哨楼上有鬼怪

出现，所以今天夜里，我和中尉以及哈姆莱特王子的朋友霍拉

旭，约定在此相会，我们三个人要亲自看看那鬼怪是不是会出

现。如果你在半路上碰到他们，可以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这儿等

着哪！”

“遵命⋯⋯啊！听到啦！听到啦！这个‘咚咚’的脚步声一

点儿也没有错。你听，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咯咚、咯咚”的鞋子着地声，混杂着刀鞘拖在石头上的声

音，以及轻微的谈话声，越来越大了。

“站住！是谁 ？”

士兵为了职责所在，等脚步声走近时就这样嚷着，一方面

也提起了长矛做预备姿势。

“丹麦国王万岁！”

下面的人所回答的，和刚才少尉所回答的一样。

“好，那么，报上姓名来！”

“霍拉旭。”

“效忠国王的中尉。”

哨兵又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

“少尉早就在等候着呢！”他说着又敬了一个礼，然后从两

个人上来的石阶走下去了。

“噢！霍拉旭先生，中尉阁下，欢迎两位应约而来，辛苦了。”

从黝黑的前方，听到了少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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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

“你已经在那儿 了吗？少尉。”霍拉旭回答少尉。

三个人结伴儿向高台上前进。

”他说着便大着胆

“啊！好大的风呀！”霍拉旭背向着风吹过来的方向说，

“虽然如此，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大概鬼怪也快出来了吧？因为

来的这三个人都是不怕死的勇士，所以连鬼也害怕起来了！今

天夜里恐怕鬼也要告假休息了吧？哈哈哈！

子笑了起来。

少尉说道：“我和中尉到昨天晚上为止，其实也和霍拉旭阁

下一样，哪里肯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鬼。可是到昨天晚上就大

大地改变了。总而言之，我们带你到昨天晚上看到那奇怪东西

的地方去吧！”少尉说着便站了起来，然后往哨楼下边走去。

“就是这儿，坐在这块石头上等着吧！”

因为少尉已经坐在那四四方方的石台上了，跟着另外两个

人也并排坐了下来，少尉的眼睛一直凝视着前方，然后用手指

着说道：

“霍拉旭阁下，你看！就在那一带，那云和云的缝隙，可以

看到那微弱的星光吧！那是北斗七星的第四星，就在那颗星的

下边儿。喏！喏！”说着，刚好就在手指的那黑黝黝的地方，

忽然闪出微微的亮光，在那儿

“咳！出来啦！出来啦！霍拉旭阁下，你瞧那个！你还能再

说这是谎话吗？你看不见吗？来了，渐渐朝这边来了呀！”

中尉一边好像用手拂开什么东西似的，一边将脸藏了起来，

同时，全身也微微颤抖起来。

“啊！霍拉旭阁下，霍拉旭阁下，你看！那就是鬼呀！”少

尉把手搭在霍拉旭的肩膀上，拼命地摇晃着他。

霍拉旭马上就盯住了那个鬼。



发呆，

于是，那模糊的鬼慢慢地越来越清楚了。他们现在才知道，

那鬼正凝视他们三个人呢！

“哦！原来如此。”霍拉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才开始

说话：“我输了，你们的话是正确的。不过，这真是一件令人不

可思议的事，一点儿也不错，确确实实是个鬼。”

霍拉旭看到眼前这种事实，再也没有办法和他们争辩了。

“这真是怪事，再也没有比这种事更奇怪的了。真是不能使

人相信，但是，又不得不相信，而且⋯⋯噢！等一等。这个鬼，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呀⋯⋯啊！对了，那是国王嘛！看他穿

着那雄伟的盔甲，就知道他是前些日子死去的先王，样子和他

在世的时候威风凛凛出征的雄姿一模一样！”霍拉旭喃喃地说

着，不一会儿，便倏地站起身来，向鬼的方向走过去两、三步，

手握着刀柄，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大声喊道：

“谁呀？站在那儿的莫非是鬼吗？还是魔鬼的恶作剧呀？

你装扮成先王在世时的模样，每天晚上出来吓人，实在叫人

奇怪。或者还有其他的理由吗？有的话快说出来给我们听！

答话呀！”

霍拉旭前进了一、两步后，那个鬼飘飘浮浮地朝后面退了

过去，同时，影子也越来越淡了，就好像当初出现的时候一样

模糊，并且，渐渐像要消失的样子。

“停住！停住！在消失以前，得回答我的话！答话呀！”霍

拉旭大声地嚷着，想制止住鬼的消失。结果只是白费口舌而已，

鬼就像蜡烛火被吹熄了似的，连影子也看不到了，剩下来的依

旧和原来一样，只是一片漆黑。

霍拉旭好像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似的，站在那儿

然后，心里想道：



“我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啊！刚才我已经亲眼看到了，那还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看出他像是死去的国王。可是，先王为

什么要用这种鬼的姿态出现呢？真叫人费解。唉！简直把我搞

迷糊了。”

霍拉旭想起了先王生前的事情，然后对中尉和少尉说道：

“啊！回忆过去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那威风凛凛的英

姿⋯⋯先王身披白色的盔甲，骑着白马，庄严地出现在队伍的前

面，然后，和那以刚勇闻名的挪威国王，做一对一的比武⋯⋯不

用说，我们英勇的国王胜利了。因此，挪威王国的领土，一大

半并入我国的版图。经过几年以后，挪威王子福京普拉斯等，

为了要夺回他们父王所失去的领土，不自量力地召集部属，训

练精兵，等待我国防备松懈的时候，举兵攻击，因此，先王显

灵或许是要告诫我们，防患于未然，做各种的准备。”

“那是对的，霍拉旭阁下。听说好像是昨天吧！挪威派来了

一位使者晋谒我们的新王，说不定就是下战书向我国挑战呢！

也许就因为这样，所以先王将御驾亲征时的英姿显现给大家看。”

少尉已经把这件事认定了是先王的显灵。

可是，霍拉旭却不以为然，又重新把双手抱了起来，把头

歪在一边，好像百思不解的样子。

“不，不！你们所猜的这些事情，都是似是而非的。从前有

一位叫做凯撒的英雄，他被反对党的人暗杀刺死在议院里。也

许是老天爷对这位伟人的死亡非常怜惜，所以，在他被害的前

一天，听说许多已经死去的人，都从坟墓里走出来，在街上乱

跑。说不定，我们这个国家会发生比战争更残酷的灾祸！因此，

我总是定不下神来。⋯⋯嘘！别做声。你们看！他又在那个老

地方出现了⋯⋯”



当霍拉旭看到以后，立刻用手指了过去。军官们仔细一看，

还是刚才那个鬼。

“停住！别走。假如有话要说的话，就请说。不管是好事，

或者是坏事，都没关系，尽管说好啦！”霍拉旭心想，这回绝

对不能让他逃掉，因此逼近了过去。

但是，这番话不知道对方听懂了没有，只见那个鬼又飘飘

忽忽地向空中而去，并且影子也越来越淡了，好像又要消失的

样子。

“把这个鬼喝住，叫它停下来！”

霍拉旭这么一嚷，两位军官“喝”、“喝”两声，都把军刀

从刀鞘里拔了出来，警告似的喊道：

“你不怕被斩吗？”

鬼依旧没有答话，因此，两位军官一左一右举起军刀砍了

过去。

中尉的刀只是在空中砍了个空，少尉的刀却碰在石壁上，

“锵”的一声，火花四溅，而那个鬼的影子，在一阵阴风过后，

轻飘飘地浮上空中去了，然后，就像一盏灯被吹熄了似的消失

在黑暗中。

三个人十分懊丧地呆望着那个鬼消失的地方。

就在这个当儿，遥远的天空已经泛出鱼肚样的白色了。

霍拉旭把脸转过去向着两位军官说道：

“我想这件事情不必传扬出去，我们只告诉哈姆莱特一个人

吧！两位的意见如何？”

“当然很好。那么，就悄悄地报告我们所崇拜的王子吧！你

说好不好？少尉。”

“我十分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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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商量妥当以后，深深地呼吸着早晨那柔和而新鲜的

空气，跟着就从石阶上走了下来。

可是，鬼为什么每天晚上要在哨楼上出现呢？霍拉旭那样

急迫地问，他为什么连话也不回答一句，就消失了呢⋯⋯



悲愤的王子

霍拉旭和两位军官，在哨楼上看到鬼而悄悄回来的那天早

晨，城里传来一阵新国王临朝的响亮号声。

王城最高的地方有一个大厅，厅的中央有两张用美丽的宝

石所镶成的象牙椅子，那是国王和王后的座位。

丹麦的新国王克劳狄斯，是两个月前突然死去的先王的

弟弟。

先王不只是一位英勇而伟大的国王，他对待人民也非常温

和，所以非常受百姓的爱戴，他把国家的事情统治得井井有条。

王子哈姆莱特不但聪明，而且学识过人，还非常重情义，

因此，丹麦的王室以至于其他的国家，谁都相信丹麦是会安定

而繁荣下去的。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尽如人意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两个月前的一天：先王因为处理政务，身

体感到疲倦，因此走到室外，坐在树荫下打起瞌睡来了。正当

这个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条毒蛇，把正在午睡的国



庄严、英勇而有风度的人。克劳狄斯却是个外貌

王咬了一口，于是毒液立刻传遍全身，等他的侍卫们发觉的时

候，已经太迟了。

丹麦举国上下都为国王的驾崩而悲恸。

以挪威的福京普拉斯为首的那些邻近的国王们，都在虎视

眈眈地准备着伺机而动。国家一旦没有国王，说不定会出很大

的乱子。

于是，从大臣波洛涅斯起，所有的官员都来开会商讨善后

事宜。

虽然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武将们，认为应该由王子哈姆莱

特继位，才是名正言顺的事。可是，波洛涅斯大臣却主张由克

劳狄斯继位，理由是：

“哈姆莱特王子太年轻。在处理对内、对外的各种繁重的国

家大事上，只有克劳狄斯继承王位才最适当。”

这样一来，终于决定了由克劳狄斯继承王位。新王克劳狄

斯算起来，是哈姆莱特王子的叔叔。

先王是位

忠厚、心怀奸恶的人，满肚子尽是些坏主意。

克劳狄斯从接位的那天起，口头上虽然说是对于王兄的驾

崩感到十分悲哀，心里却是欢喜得不得了。他召集了左右，从

早到晚，甚至有些日子通宵达旦地举行盛大豪华的宴会，尽情

饮酒作乐。

今天早晨，他又因为昨天夜里的酒醉还没有醒，摇晃着身

体，由侍从们扶着，才坐上那镶有宝石的象牙椅子。

等待国王的训示。

由大臣波洛涅斯为首的许多官员，以国王的好恶为顺序，

早已各就各位，在那儿

哈姆莱特和母后，也坐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一会儿，



福京普

国王抬起了头，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开口说道：

“大家听着！现在有一件关系国家的重大事情要告诉你们，

因为先王的英勇而失去了领土的挪威国王的小儿子

拉斯，他大概以为先王死了以后，我们国家就会乱起来，昨天

派了一个使节来，叫我们归还他们的土地，假如我们说声‘不’，

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讨还。还说，到那时候，见面的地点恐怕是

在战场上。嘿！他们简直胆大妄为，不自量力。我只觉得，百

姓们好不容易刚从先王那种血腥四溢的连年战争统治中解放出

来，应该让他们享受一点儿太平盛世的安乐日子。没想到，又

闹着要打仗了。这怎么能不叫我为人民叹惜呢？”国王堆着满

脸的奸笑，然后接着又说：

“我总是想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和他们和平相处，所以，日

夜都为这件事绞尽脑汁。现在，我倒想出一个好办法：福京普

拉斯这小鬼的叔父，现在正统治挪威边界上一个小小的国家，

他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我准备还给他一半的领土，让他下令禁

止福京普拉斯军队的行动。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计策吗？因此，

我派了两个使臣前往谒见他。喂！那两个人呢？到前边来！”

克劳狄斯王是听说福京普拉斯也像他父亲那样强悍，所以，

还没有交战就先怕得不得了，却拼命不想让别人看出他胆怯的

心理。两个使臣走到他的跟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国王便

把一卷写在羊皮上的信，交给了其中一个人。

分重要的差使，你们得好好地完成任务。这封“这是一份十

信虽然写得很详细，不过，你们还得随机应变，处理得体才好。”

“国王！请您尽可放心。”

“唔！好，好！祝你们早日完成使命。好好去吧！”

这两个人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才退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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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涅斯离开了座位，站

“喂！波洛涅斯的儿子雷盖兹呀！听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来

恳求我是吗？什么事呀？可以说给我听听看吗？我和你父亲，

并不是像君臣之间的那种关系，虽然是亲戚，其实比亲兄弟还

要亲密哩！知道了吧？雷盖兹。”国王很兴奋地向着这位看上去

很有出息的青年说。

青年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抬起了他那白皙的脸说道：

“我想要求国王允许我回到法国去。我是为了参加国王的登

基大典而来的。我的任务到此已经完毕。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

丢在那儿没有办，所以，无论如何请国王准许我的请求。”

“如果有很多事情必须等你回去处理，那就不必在这儿多逗

留啦！好吧，让你回法国去也好。但是，光是我答应也不成呀！

主要是要看你的父亲波洛涅斯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了！”国王说完这话，调过脸去看了一看坐在身旁的大臣波洛

涅斯。那胸前垂着白胡子的老人

起来行了一个礼，随即以恳求的口吻说道：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法国，这小鬼睡觉的时候也好

像都在做着到法国去的美梦。连我也被他这种热忱感动，终于

答应了他的请求。国王！您就让他到法国去吧！”

“好了，好了。雷盖兹！那么，你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

候出发好啦！”

雷盖兹一听到允许他去法国，就很高兴地告退出去了。

“噢！站在那边的哈姆莱特呀！你走过来一点儿！”国王装

出一脸笑，向站在远处的哈姆莱特王子招手。

“自从王兄去世以后，你就是我哥哥留下的惟一命根子，对

我来说也是最亲的侄儿。现在，我虽然继承了王位，但我却没

有子女。所以，将来这个王位迟早是你的。从这点来说，你已



经不是我的侄儿，而是我的继承人，也可以说是我的王子了，

我是真心把你当做我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的啊！”国王很会说话，

哈姆莱特王子只是低下头露出很为难的神色，听着他这番甜言

蜜语。

“哈姆莱特，你怎么啦？看上去好像一点儿精神也没有，脸

色又那么苍白。你看我对你那么关心，把你看成是我自己的孩

子那么关心。假如你有什么心思，可以坦白告诉我，让我来帮

助你解决，不要老是那么愁眉苦脸的。”国王越是说些讨好的

话，哈姆莱特工子越觉得肉麻、可笑。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也只有忍耐。

“噢！你可能还在念念不忘死去的父王。那也难怪！一个做

儿子的，当他父亲去世以后，当然是万分悲伤的。你这番孝心

使我非常感动，这才是真正的父子之情。不过，也不必过分伤

心，总要有分寸的呀！”国王的话渐渐带着点儿责备的口吻，

然后继续说道：

“假如你因为过度的悲伤而损坏了自己的健康，这不但不是

孝顺，简直可以算是不孝了。我想，这一定不是在天堂上遥望

人间的先王所愿意的。就像你丧失了父亲一样，当年，你父亲

也曾丧失过父亲呀！为人子者最大的孝行，是如何继承先业，

使它发扬光大，并且还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对不对？

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克劳狄斯王说着，同时，把眼睛向左右

的部属看了一下。

“那是的的确确的至理名言，一点儿也没有错。”波洛涅斯

和其他的官员，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国王刚才的这一番话。

“哈姆莱特呀！你听到了吗？大家不是都认为很对吗？以

后，要把对父王的事想开一点儿，提起精神来，恢复快快乐乐



的笑容。还有，听说你要回到城外的大学，是吗？那可不行呀！

你是一国的王子，如果离开自己的国家很远，我和王后，还有

大臣们，都会为你担心的呀！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愿意留在王城里啦？”

“是的。”哈姆莱特王子好不容易才回答了这么一句。

国王听了他这样回答以后，又向大家看了看，接着又说：

“心地善良的哈姆莱特，既然服从了我的话，愿意永远留在

这王城里，大家都满足了吧！我也非常高兴。这样一来，丹麦

的王族也永远万世一系地不断了。那么，今天大家就来庆祝一

番吧！快把准备好的酒菜拿到这儿来！”不一会儿，就从隔壁

的房间里送来香喷喷的酒、烤好了的整只小牛，以及鱼、水果，

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山珍海味，一样一样地端了上来。

首先是国王，在大得出奇的金酒杯里斟满了一杯酒，其余

的人也都依职位的高低，按次序斟上了酒，然后大家站起身来，

举起酒杯同声高呼：

“国王万岁！”

“哈姆莱特王子万岁！”

接着，各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但是，只有王子一个人，他的酒杯里虽然也斟着满满的酒，

他却连手也没有碰上一碰，只是一直在沉思着。

王子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其余的人都在开怀

畅饮，而且越来越兴奋了。

喝酒的声音、吃东西的声音、碰杯子的声音、喧嚷笑闹的

声音、歌唱的声音，越来越不成体统。于是，王子趁大家闹得

正起劲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大厅。



在大厅饮酒作乐的那些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大叫大闹。

虽然这种声音渐渐远了，但是，却从那作战时做射箭用的小窗

子里，传来了北海汹涌的浪涛声。

王子在那小窗口旁边站了一会儿，听那海浪的声音。

“哈姆莱特王子殿下，您也到这里来了吗？”

“咦？是你？霍拉旭！”王子没想到竟会是同学在叫他。

“是的。一点儿也不错，我正是霍拉旭。”

“我以为你还在学校里呢！什么时候回到这里来的？为什

么回来不立刻告诉我呀？”

“是昨天回来的。因为昨天晚上搞了一个通宵，刚刚起床不

久，为了想要见您，所以赶紧来这里⋯⋯”霍拉旭说着说着，

忽然注意到王子这副消瘦的面孔，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不禁

吃了一惊，心里难过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静静地凝视着王

子的脸。

“霍拉旭！话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才好。在这段和你

分离不太久的时间里，世界上的事情可完全变了呀！

“我们这个国家，连人心都变了！喏，听到了吗？这是从宫

里的大厅传出来的⋯⋯那些醉鬼，一天到晚总是这样胡闹着。

庄严的艾尔西诺王城的王宫，曾几何时，竟变成了这么荒唐的

地方！唉！要是父王在世的话⋯⋯”王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同时，还用双手捧着头。

对王子非常了解的霍拉旭，正在考虑，是在这儿和王子谈

呢，还是等下次有机会再和王子说呢？可是，一会儿，他好像

下了最大的决心似的，挨近到哈姆莱特王子的身旁。

“哈姆莱特殿下，您刚才说再也不会见到的那个人，我昨天

夜里却看见了呀！”



也许霍拉旭这番话过分的出人意外，王子没能立即了解他

的意思，所以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

“你所看到的是谁呀？请再说清楚一点儿好吗？”

霍拉旭便把嘴巴凑到王子的耳朵边，轻轻地说：

“是您的父王！我看到先王啦！”

王子一听这话，立刻向后退了一步，目不转睛地盯着霍拉

旭的脸，然后气喘吁吁地说：

“霍拉旭，连你也在开我的玩笑吗？请别拿我开玩笑好吧！

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跟你谈这些。你的神经错乱了吗？先王已经

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已经埋在坟墓底下两个月啦！如果说他

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那我是不会相信的。”

霍拉旭知道王子误会了，于是慌忙解释道：

“王子！请等一等。这也难怪您生气。但是，我并没有说

谎，跟我一起看见先王的，另外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马上也

会到这儿来的。等这两个证人来了以后，再把详细的情况告诉

您吧！”

王子听到好朋友霍拉旭这样自信地说，也就不完全认为是

一种谎言了。

“好！那么，就等候那两位证人来了以后再说吧！”

等了大概有十分钟，中尉和少尉两个人就一块儿出现了。

“霍拉旭阁下，你早就到这里了吗？”

“王子殿下，您也⋯⋯”

两位军官恭恭敬敬地向哈姆莱特王子和霍拉旭打了个招呼。

“噢！你们两个人来得正好。我刚才已经把昨天夜里那奇怪

的事报告王子了。但是，王子似乎不太相信，所以我请你们替

我做证。现在，我把当时的情形说一遍，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争论是永远得不到结论的，不如提出证据来，

请你们两位再补充一下。”

两位军官点了点头，然后，大家把眼睛向四周围看了一下，

并且又走到门口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

“王子殿下，请慢慢听我向您报告！昨天我回城以后，才听

这两位朋友谈起闹鬼的事情。起初，我也和您一样，根本就不

相信有这种事情，可是，他们两人硬说是曾经亲眼看见。因为

光用嘴巴在那儿

免得大家相互争论。于是，就决定一块儿去看个究竟。”王子听

到了霍拉旭这番话，不自觉地把身体凑了过来。

“哦！那是在哪儿？”

“在外边高台的哨楼上。时间是在半夜过后到天亮的这一段

时间⋯⋯”接着，霍拉旭便把昨天夜里所看到的情形，从头到

尾讲给哈姆莱特王子听。哈姆莱特王子也一直侧着头静听霍拉

旭的话。听完以后，便对旁边的两位军官问道：

“你们两个人也听到了吧？霍拉旭刚才所说的话没有错吗？”

“事实和他所说的一样。”

“一点儿也不错。”两位军官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些话越听越觉得奇怪，的确叫人想相信也无法相信。你

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愿意再去看一看呢？”

“假如王子有意思叫我们去，我们当然愿意去。”霍拉旭一

面回答，一面侧过脸去看了一下两位军官，他们也点头表示同意。

“鬼所穿的是全副盔甲吗？”

“是的。”

“面孔看得很清楚喽？你们能断定那就是父王吗？”

“的确是的。”霍拉旭斩钉截铁地回答。

王子抱着两只手，闭起眼睛，想了一阵，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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